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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龚阿媛

入职第三周的星期五，两份离职证明

摆在涂琪面前，等着她作出选择。

其 中 一 份 写 着“ 因 个 人 原 因 ，主 动 离

职 ”。如果涂琪接受，公司会出于“人道主

义”考虑，多发 4 天的薪水，让她拿满一个

月的工资。

离开公司，并不是涂琪的决定。

这份插画师的工作，是她辞去老家美

术培训机构教师岗位，到深圳的第一个落

脚点，想以后能进入喜欢的潮玩行业。

收到“离职证明”两天前，处于试用期

的涂琪被人力部门和负责她业务的总监告

知，她不能胜任目前的岗位，理由很多，包

括工作效率低、插画风格不适合、与同事相

处不好等。

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，

如果雇用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

合同，不满 6 个月的工作年限，劳动者将获

得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。如果单位违反

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要向劳

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。

在被公司辞退后，涂琪有权利选择劳

动仲裁，向公司索要赔偿。公司也可以通过

证明她“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”，不需

要付出任何成本地辞退她。

人力部门告诉涂琪，公司已经收集好

证据，会请专业的律师，同时还表示，只有

和平解决矛盾，才不会影响她下一份工作。

涂琪也通过网络咨询了律师，保留了与公

司人力部门沟通的录音、截图，最后一次进

办公室前，她照常打卡、工作。

但另一份离职证明让她选择放弃“维

权 ”。上面写着，她因为能力欠缺、沟通不

顺、工作效率差被辞退。涂琪看着这些负面

评价，泄气了。最长达 60 天的劳动仲裁周

期，或更长的诉讼时间，她等不起了，她需

要当月的工资，支付 3 天后 1500 元的房租。

与此同时，她更不敢带着那份难看的离职

证明，去寻找下一份工作。

与涂琪的经历相似，不少求职者遭遇

过试用期“试完不用”的情况。

公司安排了两个人，帮她
计算“维权”的成本

几乎没有考虑，那段只维持了 3 周的

试用期，被涂琪从简历中删除了。

她让自己的“最近一段”职业经历，结

束在今年 1 月，还是那份老家培训教师的

工作。回想起来，涂琪记得她当时签下的插

画师的劳动合同，标明试用期是 3 个月，比

面试沟通时多了一个月。人力部门解释，公

司认为“新人适应比较慢”。如今，这成了辞

退她的理由。

进入公司后，涂琪很快就感觉到总监

对她的工作不够满意。先是被抱怨出图太

慢，然后她的工作内容从整图的绘制，调整

为单独形象的设计。一张基础的线稿她至

少需要画 3 遍以上，才算基本过关，最多时

要修改七八次。而这些劳动结果也没有得

到肯定，总监会把她的图拿去让隔壁桌入

职一年的男同事评价，或是直接让她把画

好的线稿交给其他同事，完成后续的上色。

涂琪回忆，为了获得这份工作，她投递

过简历和个人作品之后，还完成了一次专

业测试，通过文字描述，来设计一个形象。

工作时，她和周围同事很少说话。她曾

偶尔瞄到身旁男同事的电脑，在一张快要

完成的图稿上，他突然在一个细微处，停下

了画笔，反复纠结。很快，涂琪收到的负面

评价多起来，她的笔也变得越来越迟疑。

仅从简历上看，涂琪的从业经历依旧

单薄，还凭空多出 3 个月的空白。她收到的

面试通知越来越少，从最开始安排一天两

场，到上个月投递的简历几乎都石沉大海。

从 4 月底开始，她就一心准备着自己的个

人作品，很少去看招聘信息了，即使看到条

件相符的，她也没有将简历投出去的勇气。

对企业而言，把一个人从系统里移除

并不难。

一名曾做活动运营的女孩在接受中青

报·中青网采访时，提到自己被辞退之前，

公司系统的操作权限已经被锁了。之后接二

连三地，她策划发布的推文被删除，领导还

突然翻出两个月前她制作的一张海报，发在

微信工作群里，让同事们来找茬儿——她

当时敲错了一个字母。

另一个做文案工作的女生，表示自己

从被辞退到收拾所有东西离开，只用了两

小时。在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她

下班前一个小时收到了被辞退的消息。那

天还是她的生日。

她回忆，当时被公司人力部门叫去谈

离职，理由是一名公司高层觉得她不适合

这份工作。然而她很清楚，在她试用期的两

个月时间里，那位高层并没有来过公司，他

们 之 间 也 没 有 过 任 何 联 系 。这 两 个 月 的

KPI 考核表里，管理她的领导给她打的分

数，高于她的自我评价。

但最终结果是，公司给她一份“离职申

请”，签字就意味着是她自己主动辞职。

家在四川南充的赵心韵刚收拾好东西

离开办公大楼，就想起还有几百元因公产

生的花费没有报销。她检索系统，发现自己

的工作账号已被注销了。

她刚刚失去的工位，在成都繁华的春

熙路街区国际金融中心大楼。在这里，赵

心韵为一家网红经纪公司工作了 3 周。她

2019 年 从 一 所 二 本 院 校 的 国 际 贸 易 专 业

毕业，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，负责 6 个美

食类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容更新，文案不能

重复。

在赵心韵看来，这份工作近乎完美。公

司 拥 有 的 网 红 账 号 ，粉 丝 最 多 的 达 到 了

700 万。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内容，认为可以

凭之在省会城市扎根。她最看重的因素其

实是，在那栋大楼里工作的同事，不少打扮

入时漂亮，休息间的吧台可以俯瞰成都全

景——她完完全全被这种理想中的“都市

白领生活图景”吸引住了。

赵心韵入职时，面试口头约定的月工

资 6000 元，变成合同中白纸黑字的 2000
元，她毫无防备，相信对方的说法“只是

为 了 避 税 ”。 她 从 朋 友 家 搬 到 公 司 附 近 ，

买了一面全身镜，去宜家商场挑选了一把

白色的椅子和一盏给房间增加氛围感的落

地灯。

她还买了人生中第一瓶粉底液，为了

成为那栋大楼里大多数妆容精致的人。在

她的预想中，生活会稳步前进。但仅仅 3 周

之后，公司人力部门就拿出一张她从未见

过的绩效考核表，说她不符合公司的录用

标准，不予转正。

公司提到，希望她运营的账号数据有

大 幅 度 提 升 ，单 条 阅 读 量 过 万 。然 而 现 实

是，最新开通的账号最少的只有 3 个粉丝，

仅有一条超市信息分享获得了上百个赞，

其余内容的点赞数都在个位数到两位数之

间徘徊，其中还有赵心韵的个人点赞。

“劝离”的时候，公司安排了两个人，坐

在她的对面，“帮”她计算走劳动仲裁需要

的时间和精力成本，苦口婆心地劝她主动

离职，声称“即使你走劳动仲裁，有关部门

也不会受理，如果你发起法律诉讼，处理周

期以‘年’为单位”。公司还称，即使赵心韵

赢了官司，最多也只能获赔合同约定的月

工资 2000 元。

她最终决定“因个人原因，主动离职”。

赵心韵被辞退后，跟家里撒了个谎，说因为

公司不正规，自己瞧不上，还有更好的工作

机会。事实上，她连求职软件都不敢打开。

她甚至想过，是不是因为自己长相太

丑或是穿着打扮太土，不能融入集体，所以

被辞退了。后来，她通过朋友圈发现，当时

一起被招进公司的 10 个人，好像只有一个

人留下了。

被辞退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赵心韵偶

尔还会登录当初那些用她手机号码注册的

运营账号，看见内容更新了，但数据没有任

何变化 。她盯着“零星的几个赞 ”，安慰自

己，“不是我能力不行”。

公 司 不 承 认 和 她 有 劳 动
关系，但她出现在工作台历中

直到被辞退前，吴琳都没有和太平洋

证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

在 9 个月的工作当中，她没有属于自

己的 OA（办公自动化系统）账号、工作邮

箱、进入办公大楼的门禁卡，也没有领过一

次工资。

尽管进入公司时，吴琳已经毕业一年

了，但在公司管理者眼中，她充其量算个来

“观摩学习”的实习生，给她安排的工作内

容大多是整理周报、会议记录或是给来访

者倒茶，给同事订蛋糕。

她的“入职”和“离职”一样，都是被口

头告知的，没有任何文件。工作第 5 个月，

她才收到一份入职流程通知。在和上司的

微信聊天中，她反复催问何时办理入职手

续，但没有问过从未发放的工资。对方多次

表示，上级领导“李总”已经同意她入职。最

后一次承诺，距离她被辞退正好一个月。

随着吴琳入职失败，这段长达 9 个月

的工作，被公司否认了。他们不承认和吴琳

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，甚至表示，根本就没有

和她建立劳动关系的想法。这意味着，吴琳

毕业后有近一年的工作空窗期，而这段经

历本可以增加她简历的竞争力。

为了让公司承认，她选择对簿公堂。

在律师的指导下，吴琳收集了所有可

能有关的证据，包括最后一天在公司工位

上输入密码打开电脑办公的录像，进入公

司第 5 个月时收到的入职流程通知，以及

反复催问上司入职手续的聊天记录。她还

向法院提交了一本部门定制的工作台历，

其中一张插图，是她和同事参加团建活动

的照片。

吴琳的律师林星辰了解事情经过后，

认为“这件案子没有难点”，吴琳是一个完

全的受害者，她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。

她不但可以拿回 9 个月没有发放的工资，

还可以额外获得赔偿——这都是吴琳没有

预料到的。

在一名离开校园的毕业生成为企业的

正式员工之前，法律上他可能会经历试用

期，但现实中可能还有试岗期。有些公司认

为无法通过面试了解求职者的真实水平，

便会设置一段时间，让求职者先着手工作，

再考察他们是否适合这一岗位。有些公司

将试岗期设置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，将公

司的用人风险降到最低。

赵心韵那份历时 3 周的工作，最后获

得了 800 元左右的报酬，距离合同里约定

的月薪 2000 元，也有很大差距。那时她才

知 道，前 两 周 的 试 岗 期 ，比 试 用 期 工 资 还

低，算下来，一天只有几十元。

戴雅在上一份工作的试岗第一天，就

被辞退了。试岗时，对方还赞许了她的模拟

面试。下班几个小时后，人力部门用微信通

知 她，不 用 再 去 上 班 了 ，没 有 给 出 任 何 理

由，直接挂掉了她的电话。她气不过，申请

了 劳 动 仲 裁 ，对 方 才 主 动 表 示 歉 意 ，解 释

说，听到她提及晚上回家还要做兼职，“不

符合公司的要求”。

然而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戴雅发现，

不少企业试岗期并没有工资，就算是提供

带薪试岗的企业，也只有当应聘者顺利通

过试岗之后，领取第一个月的工资时，才会

收到试岗期酬劳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通过试岗，即使公

司标榜“带薪试岗”，劳动者也很难领到那

笔劳动所得。

现行的劳动法并没有相关条例对“试

岗期”这一现象进行监督与规范。

2018 年 ，《工 人 日 报》记 者 发 现 ，一 位

中年务工者，两年内 3 次因为“不合适”在

试用期被“护运公司”解雇。在该报道中，一

名大连市某护运公司经理给记者算了一笔

账，他们所在的行业，门槛低，重新招聘的

成 本 也 低，理 想 状 态 下 ，他 可 以 连 用 多 个

“试用工”，快到法律规定的最长试用期长

6 个月时，直接辞退，省下一大笔费用。而

这篇报道中，另一名安保服务公司的工作

人员表示，“10 个劳动者至少有 9 个不会索

要赔偿”。

一名专业是外语翻译的求职者，去年

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试用期最后 3 天被辞退

的经历。即使是在办理离职手续的过程中，

公司依然在给她布置新的翻译任务。针对

她所在的岗位，这家公司在她入职前后，一

直持续发布招聘信息，从未间断。

林星辰从事劳动法诉讼已近 10 年，好

几个互联网行业的当事人都遇到过相似经

历：应聘进入一家公司，开发新的软件，或

者软件功能。由于公司前期并不确定项目

的成功率，找到投资人之后，公司就会单独

开辟一个部门出来，从高管到基础员工，全

部启用新人。半年左右，一旦项目进展不顺

利，或者没有达到投资人预期，整个项目组

都会解散。

林星辰在计算后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明

智。根据劳动合同法，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

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，或者劳动

合同约定工资的 80%。在他的理解中，在 6
个月试用期满前解雇劳动者，按照最低工资

标准，最多可以节省一个月工资多一点。可

一旦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或者上诉，还得赔

一个月工资回去，“（企业）不值得为这点工资

差去折腾”。

但在现实操作中，一些人并不知道试

用期被辞退可以获得赔偿，不少人会被“主

动离职”。

涂琪发布在网上的求助贴，有 100 多

条留言。第一条评论就写着“又是一个设计

师”；另一名自称在广告行业工作了 6 年的

网友写了上百个字，劝她“试用期这都是很

正常的事”“广告行业是个圈子，老板之间

都是互通的”“如果他们针对你，可能以后

你去别的公司也难了”。涂琪发帖后的一个

月时间里，她收到 3 名网友私信，说自己遇

到了相似的情况。

她知道，自己一定会赢

叶静宇想象过，她会和前公司的两个

人事在仲裁庭上发生一场唇枪舌战。

现 实 是 ， 对 方 指 责 她 隐 瞒 了 身 体 状

况，叶静宇提前准备好的反驳言论还没来

得及说出口，仲裁员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

他们，“这根本不是争议焦点”。

经过和公司的两次调解失败之后，叶

静宇的诉求仍然是索要被辞退的经济补偿

金。公司认为试用期辞退她，不需要支付

任 何 补 偿 。 在 仲 裁 庭 前 的 最 后 一 次 调 解

中，人事终于答应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作为

赔偿金，还代表公司给她道了歉。

叶静宇回忆，最开始，她坚持维权是

出 于 气 愤 。 她 在 游 戏 行 业 工 作 了 11 年 ，

2021 年 年 初 被 熟 人 “ 挖 ” 走 ， 一 起 策 划

一 部 曾 经 千 万 级 用 户 游 戏 的 第 二 代 。 这

次，是她为了突破原来工作瓶颈的一次尝

试，希望和邀请她的创始人，打造出下一

个爆款游戏。然而，她入职不到一周，就

在公司老板和财务部门开完会的第二天，

整个游戏项目就被要求解散，公司辞退了

项目里的所有人。

在这一行工作时间长了，她见过因为

一个游戏项目的失败，整个分公司都被解

散的情况。她自己也有一款策划了半年、

运营 4 年的游戏最后缓慢退出市场。

游戏上线前，叶静宇和团队通常会做

一个小样版本在市场上发布，游戏的收益

如果没有达到预期，会被直接放弃。

及时止损，是无论公司还是个人，都

会作出的选择。她不能理解的是，这个项

目才刚刚开始一个多月，仅仅处于筹备阶

段，怎么就被放弃了。

当初挖她走的熟人老板，并不打算给

予她试用期辞退的补偿，只是出于抱歉请

她吃饭。叶静宇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，

人力部门对她的态度表现得并不在乎，让

她走劳动仲裁就好。直到走出那间小小的

调解庭，她和代表公司来参加庭前调解的

人事不再对立，对方表示没想到她会坚持

到这一步。

叶静宇从始至终都知道，她一定会赢。

从业生涯中，她曾有 3 次坐在试用期

劳动者的对面，作为开除他们的人。有一位

比她工龄多 10 几年的试用者得知这个消

息，没有表露出过多的情绪，走之前还非常

客气地跟老板和同事短暂寒暄、告别。

还有一次，她看着人事熟练地先以对

方没有达到预期为由，希望那位员工可以

主动申请离职。作为回报，公司表示会在

他之后的工作进行背景调查时，不会提及

缺点。那名求职者难过之余，还为自己耽

误了公司工作感到抱歉。

当时，叶静宇坐在一旁，看着他没有

拿到应得的赔偿，就那么走掉，有点于心

不忍。后来她成为被辞退的人，觉得算是

那次的“报应”。

她只见过一个年轻人，平时对工作要

求没有任何怨言，被解雇时非常愤怒地反

问“我给公司带来什么损害了吗”“你们

有证据吗”。她眼看着，人事很快同意了

对方提出的半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。事

后，人事和她复盘时悄悄提到，这种局面

就算闹到仲裁，对方也肯定会赢的，不如

直接赔给他，减少公司其他成本。

劳动法规定，“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

符合录用条件的”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

动合同。

举 证 并 不 容 易 。 在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之

前，用人单位需要和劳动者制定详细的录

用条件，并达成共识。例如常见于销售行

业的业绩考核指标，劳动者可以依据自身

能力，考虑是否接受试用期的考验，公司

也 可 以 依 据 数 据 考 虑 劳 动 者 的 去 留 。 然

而，并不是所有行业，都可以清晰量化工

作内容。

叶 静 宇 有 一 个 朋 友 ， 因 为 “ 能 力 不

足”，在试用期被辞退，但最终顺利拿到

了经济补偿，也没有影响她找到一份国内

头部游戏公司的工作。

叶静宇去了两次仲裁中心，分别填写

了两份材料，经历了累计一小时的庭前调

解，加起来不到 3 小时的时间成本，她获

得 了 一 个 月 2.8 万 元 的 工 资 作 为 经 济 赔

偿。而当时一起被辞退的同事，在签署完

劳动解除合同之后，又被要求签了一份免

责声明，失去了劳动仲裁的胜算。

她将这段“试用期被辞退也是要补偿

的”经历分享到豆瓣上，被超过 1500 人

收藏。一些劳动者陷入相同的困境，会发

私 信 向 她 求 助 ， 被 辞 退 的 理 由 都 大 同 小

异 ，“ 能 力 不 足 ” 是 公 司 最 常 用 的 说 法 。

还有人在劳动仲裁胜诉之后，没有收到公

司的经济补偿。她会回复他们“那些公司

都是纸老虎，一定要坚持”。给她反馈仲

裁成功的网友不超过 10 个。

吴琳和公司的纠纷，真正闹上了法庭。

她在劳动仲裁胜诉后，并没有等到执

行。公司拒绝赔偿，选择了上诉。而一旦

启动法律诉讼，吴琳和太平洋证劵公司之

间的审判结果，就会被发布在中国裁判文

书网上。

和劳动仲裁结果一致，一审判决中，

法院确认了吴琳和公司之间有长达 9 个月

的劳动关系，并要求公司赔偿她将近 20
万元，其中包含没有发放的工资，以及违

法解除劳动关系两万元的赔偿金——她两

个月的工资。

由于没有签署合同，每个月的工资金

额，成为了吴琳和公司双方多次尝试调解

的重点，最终法院以吴琳陈述的月工资 1
万元作为标准，因为公司无法证明他们约

定过其他工资数额。

令吴琳和林星辰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份

一 审 判 决 书 一 度 登 上 了 微 博 热 搜 。 刚 开

始，他们还去联系一些直接发表判决书截

图的媒体，删除稿件，或者遮挡住吴琳的

名字。然而，分享的人实在太多，她的个

人信息已经被曝光在网络上。

吴琳等到这个结果的时候，已经离开

公司两年。林星辰听说，后来她离开了这

个行业。

（文中除林星辰外，其余受访者均为
化名）

当劳动者遭遇“试完不用”

实习生 罗宜淳

曾有人发起一场“如果可以冲破次元

壁，你最想去哪部动漫里”的投票，出乎

意料的是，描述野原一家平凡生活的 《蜡

笔小新》 排名第一。

作 为 一 部 从 1990 年 就 开 始 创 作 的 日

本动漫，《蜡笔小新》 剧情轻松诙谐，放

在 今 天 也 不 过 时 ， 是 不 少 人 的 “ 下 饭 神

剧 ”。 网 友 说 ， 这 是 一 部 小 学 生 看 太 幼

稚 ， 大 学 生 看 刚 刚 好 的 动 漫 。 实 际 上 ，

《蜡笔小新》 最初的定位就是成人看的动

画片，包含了不少现实元素。

还 房 贷 就 是 其 中 一 项 。 野 原 一 家

1990 年因为买房子背上 32 年的房贷，到

今 年 终 于 还 清 了 。 相 比 于 集 齐 七 颗 龙 珠

召唤神龙的热血来说，“还房贷成功”这

样 一 件 动 漫 世 界 里 的 小 事 ， 能 够 让 漫 迷

念 念 不 忘 并 为 之 庆 贺 ， 大 概 也 是 因 为 它

太真实了。

房 子 不 大 ， 却 是 不 少 年 轻 人 心 中 的

“梦中情房”。有从事日本房地产买卖的中

介分析，小新家为一栋约 80 平方米、带

车库与花园的二层小平房，是典型的日式

风格，虽距车站稍远，但小新上下学很方

便。当年日本房产经济泡沫化严重，这样

一套房子应该在 1600 万日元左右，约合

人民币 48 万元，而当年我国居民人均可

支配收入仅为 903.4 元。

小新一家还房贷的过程是都市青年的

写照。爸爸野原广志，毕业于名校，在公

司担任营业部部长一职，工作卖力，在地

铁 上 打 瞌 睡 是 常 态 。 他 月 薪 30 万 日 元 ，

换算成人民币有将近 16400 元，但 4 口人

的日常生活开销、房贷、36 期的车贷将

其拆分得干干净净，他手停口停，不敢轻

易辞职。

根据《2022 年轻人买房报告》，在没买

房的年轻人中，有 85.94%都想拥有自己的

一套房，在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显示，

48%的已购房人群认为买房的最大痛点难

点是还款压力大。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

响更甚，收入不稳定，花销却没有变小。

为了还房贷，省吃俭用成了家里的第

一宗旨。小新自作主张扔掉了妈妈“不必

要”的化妆品，舍不得拿卫生纸给上厕所

的 爸 爸 ， 而 自 己 也 “ 以 身 作 则 ” 不 擦 屁

屁。妈妈美伢会制定严格的收支计划，去

商场永远只看特价款，时刻记得攒积分用

抽奖券，夏天为了省电费，不开空调吃寿

喜锅，全家热得满身大汗。

不过，省钱过日子也不能忘了享受生

活。爸爸广志喜欢打高尔夫，妈妈美伢爱

买大牌，小新上的是贵族幼儿园，家里数

码产品齐全。但最珍“贵”的生活，往往

是那些朴实无华的画面，被很多影迷截图

保存作为壁纸——春天全家一起去野外露

营，夏天傍晚在院子里玩烟花、吃西瓜和

流水素面，秋天吃香软的栗子和肥美的秋

刀鱼，冬天全家人围在暖桌边，吃热气腾

腾的烤红薯。

吸引大家的从来就不是“房”，而是

“家”中的生活，三餐四季，我们渴望又

感同身受，捕捉自己家庭的影子。

人人都“卷”的时代里，这样的生活

在年轻人心中异常珍贵。困在绩点里的大

学生忙着保研考研，假期进大厂实习丰富

简历；打工人想要买车买房，“996”的生

活几乎难以避免；在孩子教育上，父母容

易有“鸡娃”焦虑，恨不得幼儿园就开始

高考倒计时。就像人类学家项飙说的，我

们成了一个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。

哲学家韩炳哲在 《倦怠社会》 一书中

有 这 样 的 观 点 ， 21 世 纪 是 一 个 功 绩 社

会，功绩社会里充满积极的口号，它看似

自由，却让人们在过度的积极性中自我剥

削，直至筋疲力尽，感到疲累和抑郁。

90 后 逐 渐 步 入 中 年 ， 正 是 “ 上 有

老 ， 下 有 小 ” 的 年 纪 。2019 年 尼 尔 森 市

场研究公司发布的 《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

状况报告》 显示，在中国的 90/95 后中，

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达到 86.6%，仅

有 12.4%的 90/95 后年轻人有房贷。也许

是这一届的年轻人对贷款买房不像上一辈

那样执着了，也许是首付凑不够。

人们不想给房东打工，想拥有一套自

己的房子不假，但在许多年轻人看来，更

愿意把钱花在“吃喝玩乐”上，而不是被

房贷困住。

但在一线城市，买房依旧是许多人扎

根城市的刚需，房贷成了焦虑的源头，我

们庆祝小新一家还完房贷，多少带着点打

趣的成分。《蜡笔小新》 像一个互联网考

古 桃 花 源 ， 满 足 了 我 们 对 未 来 日 子 的 幻

想，但在这桃花源中，也是要还房贷的。

恭喜蜡笔小新一家还完房贷

4 月 8 日，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线下专场招聘会，吸引该校众多应届毕业生前来求职。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/摄


